何以为家——在当代阳明心学应何去何从
王阳明，一个并不陌生，也不是很熟悉的名字。不陌生，是因为在高中历史书上，有半页对他本人和学说的介绍；不熟悉，是因为除了那半页，我根本不曾深入了解过这个历史人物。但有些事就是那么巧，似乎冥冥之中，我对这个人应有更多的了解，在南师大的新生书单上，我看到了郦波教授的《五百年来王阳明》，于是，便有了许多话，便有了这篇文。
两宋时期理学之风盛行。狭义的理学，指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 ，即程朱理学。封建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需要实行愚民政策，也就是说，人民越笨越好管，而程朱理学满足了统治者的这种要求，摇身一变，成了官方正统思想。程朱理学是主流，要提出另一种学说，并高唱反调，需要很大的勇气。
而王阳明不怕。
他思索，他实践，他在在怀疑中挣扎，最终诞生出不一样的心学。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是出于《王文成公全书》的一段节选，也是王阳明的名言之一。从中可见，阳明心学是唯心主义，且是主观唯心主义。而什么对于主观唯心主义者最为重要呢?是主体的主观精神，如感觉、经验、心灵、意识、观念、意志等。所以，心学的核心可见一斑——就是人心。“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能否战胜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除此以外，阳明心学还有其他的思想，诸如知行合一，事上练……阳明心学传播久远，在当时的中国和临近国家大受欢迎。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是阳明心学的拥护者，得益于心学的应用，明治维新大大推进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可是阳明心学似乎对中国本土没有造成什么巨大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对于被称为没有信仰的中国人，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似乎已经很少很少了。
困局。
在当代心学该何去何从?
我一直在思考着，苦恼，没有答案——
直到香港暴乱的事情逐渐扩大。
先是一条新闻，一个视频，接着铺天盖地占领了整个新闻版面，如同大暴雨总是从滴落几滴小雨点开始的。许许多多香港的年轻人，身穿黑色衣服，戴着黑色口罩，背着大大的双肩包。他们就那样站着，什么话都不说，重复地做着同一件事，要么是不停地向港警署扔弹，要么，手中的激光束在黑夜中直直地射向阿sir们。破坏公共设施，设置路障，阻碍地铁和飞机的运行，哪里都有他们。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环球时报的记者对一位香港政客的采访。他说：“香港的年轻人自香港97年回归后，接受的教育比较西化，他们追求西方的民主与自由。”
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为什么那些香港年轻人即使被人们咒骂，称作暴徒，也依然要破坏几代人建设的香港？说到底是心，人心变了。
暴力活动可以被压制，被破坏的也可以被重新修复，但是不从根源上改变，一切都是白费。一株看上去生机勃勃的绿色植物，而根部腐烂发朽，最终还是会死去。我认为对于香港问题，要从心入手，让香港青年从内心深处认可大陆，认可我们党的统治，类似的暴力活动才可能避免发生。
对于新一代香港少年，更应该从小在他们心中播撒爱国爱港的种子，这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以心为罗盘，就永远不会迷路。
在当代，我们更加需要阳明心学，需要正确利用心学，使得社会更加美好。
阳明心学永远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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